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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年华
薛丽娟 摄

□李立欣

有一种树，几乎没有人栽
种，但随处可见。那种树运城人
把它叫洋槐树，但我实在看不
出“洋”在哪，甚至土里土气，与
那些“土”槐树一样，都是土生
土长的劳累命，一辈子，不靠爹
来不靠娘，皮实得很，籽儿落在
哪儿，苗儿就长在哪儿，几年光
景，根扎实了，一股劲地往上
长，一人多高，头顶在春风里挂
花花，就像旧时候的乡下女人，
见个风，遇个雨，就开花，就生
娃，扑扑啦啦不停气。

一

运城人会吃，睁开眼睛就
在嘴上搲扯，那些地里长的、树
上开的、没有苦味、不药人都能
吃。而洋槐树开的花花甜丝丝
的，有草香，大把大把地捋了，
拌上面，蒸了，搅上鸡蛋，摊了，
吃起来又香甜，也可口，算个嘴
巴里的稀茬。一年就那么一回，
过了季节，想吃也寻不着。

家中西头园子有几棵洋槐
树，自然是野生的，长得老高，
水桶粗，枝丫在天空见缝就伸，
很来劲的那种。祖母年年把洋
槐花当一季口粮，树上刚努出
花骨朵，就开始采。一柄铁钩
子，一个竹筛子，有时候她站在
凳子上往树上钩，孩子们围着
筛子捋。不一会儿，筛子里一层
玉兰白，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是
一个季节里的一帧画。娃儿们
爱想象，萍娃姐说，没开的洋槐
花像一只“棉袜子”，祖母笑着
说：“那你吃棉袜子，我吃洋槐
花。”大伙儿都仰着头笑，笑得
大头兄弟鼻孔冒出了鼻涕泡
泡，祖母走过来，顺手摘了两片
桐树叶，一把捏住大头的鼻子，
擤了，擦了。大头还笑，他仰起
头，指着地，一脸无邪地对祖母
说：“小花花也像你的臭脚。”祖
母悄然一愣，也笑了，说：“这贼
娃子，谁的脚是香脚呐？”说完，
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布裹小
脚，嘿，还真像。

那年月，人活得简单，孩子
活得天真。谷雨一过，槐花飘
香。中午一人一碗槐花拌面，
馍馍吃了，喝面汤，面汤里也是
花花，有油葱花的香味，也有槐
花“面疙瘩”。祖母在锅头上是
想着法儿让一家人糊口，她把
槐花蒸成糕，切成片，捣了蒜，
泼了油，就是一盘菜。遇到家
里有客人，她用洋槐花配鸡蛋
炒了，那香味飘得满院子都
是。那时候，热油的味道长，炒
鸡蛋的香味能翻过屋檐飘到巷
子里，有人闻着了，鼻子不由得
抽两下，好像想起什么，然后自
言自语地说：“喔，今儿个邻家
管老师饭……”

姑母嫁在坡上孤山根，那
儿的洋槐花开得比较晚。年年
都是娘家的花花尝了鲜，自家
的花花才露尖。这边花开了，捋
下一布袋一布袋的花花往上
背，山上花开了，又是一布袋一
布袋往娘家拿。祖母常说，槐花
一年两料，能省一布袋粮食。

祖父是农历三月的生日，
正是槐花季。那年，四叔领回新
媳妇，新媳妇穿了一件真丝衫
子，白里透着一丝粉绿的那种，
洋气得很，婶婶婆婆们直愣愣
地看，看了衣裳，看人样，有人
说新媳妇的衫子料比的确良还
高级，祖母说：“她婶啊，你把手
洗洗摸一摸，看像绸子还是像
缎子？”她婶嘿嘿地笑，搓了搓
手，伸出胳膊，没有摸，说道：

“看咱这手涩巴的，比门口的洋
槐花树树皮还糙。”新媳妇听了
就笑，转过身，走过去，似乎飘
着淡淡的槐花香，那颜色分明
是可人的“槐花白”。

二

读中学时，学校操场上有
一排洋槐花树，那树有二十年
的样子，每年如期开，起初枝头
像下了一层“霜”，风一吹，太阳
一晒，没过几天，头顶就是一层

“雪”。早上在树下读书，朗朗的
童音中有阵阵花香，那是一段
旧日子的记忆，能唤醒一段成
长的岁月。有一年，上体育课，
老师很神秘地说要上一堂别开
生面的课，让大家猜，谁也没猜
着。老师指了指头顶的洋槐花，
让会上树的同学举手，只见男
同学个个不含糊，没想到一位
女同学却有巾帼不让须眉之
风，身手敏捷，轻若飞燕，让一
伙男同学仰着头看得脖子都发
酸。此女姓杨，后来在班里有了
外号“洋槐花”，以至于在之后
的很多年，每到洋槐花的季节，
我都会想起这位同学来。

刚上班那会儿，喜欢跟学
院老师外出写生。那次去太行
山，运城的洋槐花早吃没了，长
治黎城的洋槐花开得正好。中
午，一行三五人，徒步至一小山
村，人困马乏，干粮无几，不远
处有炊烟，那炊烟里夹裹一种
熟悉的味儿，仔细嗅了嗅，嘴里
津液溢出。于是，拍门环，有犬
吠，主人开启门，花狗就开始摇
起尾巴。说明来意，递上伙食碎
银，主人便说：“你们咋知家里
蒸包子？”那一刻，我们或许眼
睛全是绿的，一顿饭一人一碗
蒸槐花，之后，狂咥了十三个槐
花包子。山里人实诚，活儿粗，
包子捏得像馍馍，除了大，就是
皮厚，馅儿足。后来想起来，好
像没有肉。第二年，我也蒸了一
次洋槐花包子，肉馅倒是有，就
是没吃出山里那顿饭的劲头。

那年春季，祖母得了场大
病，人瘦了一圈，头发白了一
层，住在医院十多天茶饭不思，
吃啥都没味儿。母亲就想到了
街头的洋槐花，蒸了，拌好，饭
盒子在病房里一打开，祖母就
说：“花儿又下来了，哎，吃不了
下年的了。”母亲赶紧说：“吃了
洋槐花，病就好了。”祖母吃了，
病却没有好，直到第二年，西园
子的洋槐花依然开得像雪，地
上飞下一层落英，祖母却再不
曾在树下留下三寸金莲印……

三

十多年前夜宿栾川大山民

居，第二天清晨，推窗满眼“洋
槐花”，甚是惊喜，洗了脸，蹬了
鞋，顺山径而上，一片清凉，空
气可以拧出水来，槐花上挂着
露珠，一山一山地开。那场面，
那阵势，有着草木般的热烈与
隆重。我们采回了湿漉漉的洋
槐花，农舍主人却一脸疑惑？我
很惊奇，想不到山间妇人竟不
知这个珍物能当饭吃。于是，嘱
咐她灶火上如此这般，她连说

“中”，笑容干净得像露水洗过
的洋槐花。那一回，我一时弄不
清到底是山里人老实？还是运
城人能、嘴刁、吃得宽？

我生活多年的这个北方小
城，是一座典型的“三农”小城。
这里的人不管啥时候贴上“市
民”的标签，翻看祖上三代大多
都是农民，都有农村情结，都有
乡村的味觉。每年，乡下的洋槐
花一开，菜市场的摊位就有了
消息，它是一种节气，一封信，
一句问候，是“吃鲜儿”的一种
时尚，带着一种风情，带着白发
老娘的温情旧歌……

平陆有个张店，那是洋槐
花最深情的土地，也是洋槐花
最后的一腔高歌。每年“五一”，
那壮美的洋槐花开得漫山遍
野，一道道山谷，一座座岭，云
一样的花儿依次层叠，远近铺
排。白，是一种底色，香，是一层
空气，洋洋洒洒，满目素素，蜜
蜂像朝圣似的罩在枝头，那个
闹呀，老杜是喜在脸上，乐在心
上。老杜是蜂农，六十多岁，堂
上老母百岁有一，吃了一辈子
洋槐花，喝了几十年槐花蜜。有
一年秋季，我去山上，他家嫂夫
人刚蒸出一锅馍馍，那酵面香
很是诱人，老杜给我拾了一个
馍馍，掰了，拿出一个瓶子，开
了盖，有酱香，他很得意地让我
尝尝。我一嚼，随口说出“洋槐
花”，老杜两眼放光芒，大拇指
一竖，连声说：“好嘴知味呐！”
他妇人却说他爱成经，把洋槐
花摘了“屁股”，切了葱，剁了
蒜，又是草果、又是肉蔻，熬了，
炒了，折腾了一大盆，冰箱里塞
了一堆瓶瓶罐罐，见了朋友，爱
烧包，谁要尝了，说出个“洋槐
花”，给句夸，他就送。

一种味道，一缕乡愁，常刻
在记忆里，经不起撩逗，看见了
会笑，动情了会哭。那天，在家
里蒸了一篦子洋槐花拌面，捣
了蒜，和了蒜水，红油辣椒漂了
一层，在微信朋友圈晒了，外甥
在国外看到了，给我发了四个
字：“啊呜，想吃！”那一刻，觉得
世界遥远，亲情很近，近得用一
种花儿就可以连接。第二天，从
山上弄来一大堆洋槐花，放入
花椒包，封了袋子，在冰柜里冷
藏了，只想等到暑假。没想到，
娃儿还没回来，花花就不再是
那个花花了。或许，世间最经不
起日月的就是芳华，它就那么
一瞬间，亮了你的眼，悦了你的
目，让你欣喜片刻，留下的却是
无边的惆怅，唯有一味芳香依
附在口角上让人着实难以忘。

洋槐花，吃了多少年了，年
年想……

吃 不 够 的 洋 槐 花吃 不 够 的 洋 槐 花

□杨翠花

先绿叶一步
抢占着向阳向风的C位
恍似天边彤红的云潮
又如少女的裙袂翩跹
春光里飞扬着爱的等待

是怎样的信念
让你挣脱严寒的缚囚
是怎样的力量
成就了你美丽的蜕变
又是怎样的迷恋
堆簇起如此热烈的告白

这一刻 世界静止
树上是一冠粉紫色的畅想
树下是一妇人痴痴地仰望

一朵 两朵 三四朵
褐黄的风铃悠悠然坠落
低头掬起一掌的飘忽
瞬间徒留空空的惆怅

只要曾经灿烂地绽放过
枯萎衰败 还是零落成泥
都是人间四月芳菲的诗章
比如流星 比如烟霞
比如一场淋漓的谷雨

泡桐花开

□王佳宁

盬街漫步

无人猜出街边戏台的年岁
台下常客双鬓斑白
曲声流淌 余韵悠长
关王庙倾听着人间心事
守门人慈眉善目 笑语盈盈
解一支上上签
红色的祝愿挂满风中
阳光如记忆倾洒千年
路过被遗忘的店铺
买只铜钱手串
今日吉祥如愿

游西花园

黄叶半掩薰风楼
绿湖中锦鲤嬉戏
乌龟悠游
玉桥尽头
奇石劲枝自有风骨
树林深处鸟鸣啾啾

朱红色隔墙
月白色雕镂
雏菊拥出白栏
湖心岛口紫英轻柔
一株红萼樱林独守
天光明耀
转入心流

盐湖往事

夏的盐湖
夕阳下 我们并肩走过
温暖的余晖照耀着
温柔的记忆从此交错
当傍晚的路灯逐渐亮起
我们曾互相抚慰
谈论遥远的理想
手中的绿植如同希望
冬日 繁华的终点与起点
车辆和行人来来往往
漫天烟花在冰层上绽放
留驻的盐湖
在祝福声中流耀彩色星光

运城记忆（组诗）

□任东波

麦花，扬满大地
槐花，挂满天空
玫瑰延续着情愫
依旧绽放在恋人的心路
花开的五颜六色
在一场雨后迎来青绿

湿漉漉的氛围中
氤氲着弥漫的烟云
玉米齐整地列着阵
拱破一望无涯的田野

每天生长一寸
大地就长高一寸

立夏，在温和中等待热烈
热烈，在不远处等待诗人
花花草草平淡的诗句
已在惜别的目光中洒落
待哺的雏燕离开巢穴
学会在雨中穿行
春天的希冀在夏天生长
夜空的星斗鸣和着新苗
无人能够数清，抬头
总会有一颗属于自己

立夏


